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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日贸易谈判的前景 

美国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TPP）之后，美日两国就

面临着重新开展贸易谈判的局面。为了签署新的双边贸易协定，美日

两国于 2019 年 4 月 1 日举行了第一轮谈判。然而，原本要在此轮磋

商中确定的谈判对象范围、农产品、汽车关税以及汇率等议题，美日

双方并未达成一致。6 月 28 日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

普在大阪举行美日首脑会谈，特朗普在会谈中再次提及美日贸易逆差

问题，并要求尽快完成双边贸易谈判。目前，随着日本参议院改选尘

埃落定，日本政府将正式致力于解决悬而未决的经济课题，第二轮美

日贸易谈判也即将举行，其前景也引起了各方关注。 

 

一、美日谈判的焦点何在？ 

事实上，美日双方对于贸易谈判的内容以及范围均有较大分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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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认为，2018 年安倍和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达成的联合声明涉及

了货物和服务两个领域，要先进行货物磋商，再进行服务领域的磋商，

这次是进行关于货物贸易的磋商。而美国方面希望缔结包括服务在内

的更多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。特朗普政府 2018 年 12 月向美国国会提

交了一份文书，说明了和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目的，其中涉及的谈判

项目包括农业、汽车、信息通信、金融、投资、知识产权、医药品、

医疗器械、汇率等多个领域。因此，虽然美日双方都有所准备，但第

一轮谈判开局并不轻松。据报道，在美日第一轮贸易谈判第一天，茂

木敏充与莱特希泽进行了 3小时的会谈。会后，茂木敏充对记者表示，

谈判主要围绕货物贸易问题展开。但美方表示除货物贸易问题外，还

应达成包含服务贸易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。很显然，美方希望达成的

协定覆盖日方一直抗拒开放的金融服务和投资规则等领域，与日方仅

想就达成货物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意图不符。根据以往美日双方在各

种场合的表态，可以预料未来双方谈判会在以下领域进行激烈讨论。 

1、农业 

美日之间最大的贸易问题依然集中在农产品领域。日本对自身农

业一向采取高额补贴，严格保护国内农业生产者利益。在日本经济泡

沫破灭后，美国数十年步步紧逼，希望进一步打开日本农产品市场。

打开日本高度保护的国内农业市场，与日本其他 FTA 伙伴的出口商实

现平等竞争，是美国贸易谈判的首要目标。2018年，日本是美国第

四大农产品出口市场，出口额达到 129 亿美元。然而，日本农产品进

口具有很强的敏感性，它希望将进入其市场的权力局限于 TPP 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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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便在现有的 FTA中，对于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，日本也持非常

谨慎的态度。 

2019年 5 月 26日，应邀到日本进行访问的特朗普与安倍晋三展

开“高尔夫外交”。特朗普访日的背景是美国退出 TPP、美国同中国

的贸易争端长期化以及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农业界面临困境。特朗普称，

“美日贸易谈判正在取得巨大进展”，他尤其对“农业和牛肉”领域

的进展表示期待。特朗普此前希望美日协议早日签署，他在访日期间

也提及美日谈判可能达成一致。不过，日本希望农产品关税下调的最

大幅度应在 TPP范围内，且美国必须相应下调对日本工业制品的关税。

考虑到这些情况，美日在农业领域的谈判很难短时间内达成一致。 

2、汽车 

长期以来，汽车一直是美日贸易谈判的焦点内容。对于美日汽车

贸易，主要有三个现实因素需要考虑：其一，汽车和零部件是美国从

日本进口的主要商品，进口数量占美国总进口数量的 1/3以上；其二，

尽管是世界上第三大汽车市场，但是日本从美国进口汽车数量相当有

限，汽车是美日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；其三，日本在美国生产基地的

投资，直接或者间接为美国创造了大约 35万个工作岗位。因此，在

汽车贸易领域，美日的分歧并不在关税上面，而主要集中在非关税壁

垒，包括歧视性监管措施等。而对于美国汽车在日本销售不畅，日本

的解释是美国企业缺乏对日本市场的适应性。特朗普一再表示对美国

汽车贸易的赤字问题表示关注，并指出美国新谈判目标应该提升美国

汽车的市场准入，最终能够增加美国汽车工业的产量和就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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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服务 

在对日贸易中，美国的服务贸易处于顺差状态，日本是美国服务

出口的主要对象。例如，日本是美国保险业除去本国之外的第二大市

场。2016 年，美国保险公司在日本的销售额占所有美国保险公司海

外销售额的近 30%。以往，很多美国公司抱怨很难进入日本市场，主

要原因在于日本给予本国保险以及快递行业优惠待遇。在 TPP 条款中，

有些内容就是要给服务提供商更为公平的待遇。未来美日贸易谈判，

美国也会希望在可能签署的协议中包含类似的条款。 

4、货币以及其他问题 

汇率会影响贸易流量以及贸易平衡，因此美国也希望在贸易谈判

中涉及货币问题。自 2011 年以来，在安倍经济学的指导下，日本尽

管没有直接干预外汇市场，但是其货币刺激计划也给日元带来了比较

大的贬值压力。因为对美国一直有较大的经常账户顺差，日本一直在

美国财政部货币监测名单上。在近期签署的《美墨加贸易协定》中，

美国首次尝试在贸易协定中设立汇率操控和货币政策的相关规定。未

来美日贸易谈判，美国也会希望在这方面有相应的安排。 

5、数字贸易 

除了以上可能出现分歧的议题之外，美日在很多议题上也都持有

非常相近的立场，比如在数字贸易和国有企业等方面。《美墨加贸易

协定》和 CPTPP在数字贸易的规定非常接近，唯一的显著区别是《美

墨加贸易协定》规定全面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，金融服务公司也不是

法外之地。可以预料，美日贸易谈判也会就数字贸易议题进行充分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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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。 

 

二、美日贸易谈判前景 

尽管美日元首会晤不断传递出来的信号是双方都同意尽快达成

贸易协定，但是双方利益不一致决定了谈判过程一定不会轻松，甚至

短时间内达不成贸易协定会是一件大概率事件。美日贸易谈判的变数

主要取决于日本和美国的国内因素。 

首先是美国国内因素。2019 年 6 月 18日，特朗普正式宣布他将

参加 2020 年总统大选，谋求连任，并承诺将让美国继续强大。美国

总统选举的关键因素往往是经济。一般来说，在和平而经济强健时竞

选的在任总统，连任应是手到擒来。目前，美国失业率连续走低，平

均工资看涨，经济增长稳定，特朗普仍牢牢掌握基本盘。在他的忠实

支持者看来，特朗普上任两年半内，达成了大部分他的竞选承诺：打

击非法移民、在经贸上对中国强硬、退出 TPP 等，而他未达成的大计，

例如建起美墨边境墙，则是由于民主党人的阻碍。因此，美日贸易谈

判需要考虑美国选民的偏好。日本的谈判对象实际上是美国的选民，

而选民并不认为只谈货物贸易就可以，美国国内的选民希望谈判涉及

所有领域。 

其次是日本国内因素。2019 年 2 月 1日，欧盟与日本的经济伙

伴关系协定(EPA)正式生效，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由此诞生。

有评论认为，这是欧日双边向美国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：世界未来应

拥有一个开放和公平的贸易环境。日本也希望通过参与构建新的多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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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机制，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全球自由贸易当中的影响。2019 年 7

月 21日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领导的自民党以及其盟友公明党在参

议院改选中取得了参议院 124 席中的 71 席。这是自民党在国会选举

中的 6 连胜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对于美日贸易谈判，相信安倍晋三政府

会有更多自己的考量。 

中美谈判前景也是变数。一般认为，中美如果在多个贸易促进对

策上达成一致，特朗普的贸易逆差削减矛头有可能会指向日本。如果

中美磋商破裂，美国可能会加强与日本合作，反过来也会促使美日在

贸易磋商上取得成果。中美磋商的结果是否会对日本有利，目前尚不

得而知。总的来看，日美贸易谈判的前景充满了变数，结果还有待进

一步观察。 

 

（撰写：余振，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教授，本文为特约研

究报告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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